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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突围战
孙厚德

四班长身材魁威、虎背熊腰，五大三粗，他端着
打光了子弹的步枪，横扫竖劈，一口气干掉了七个日
军，杀开一条血路，退到墓地后面的一个苇湾里。因
正是寒冬腊月，这苇湾里的水已冻得很厚实，在冰上
面稀拉拉地还露着一些苇子，几十个日军把苇湾团
团围住，一步步向苇湾中间逼来，企图活捉四班长。
等到日军逼近他身边的时候，四班长手中的刺刀又
挥舞起来，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点谁谁伤，刺谁谁
死。因人自幼练着武功，此时施展开来以一当十，使
得逼近他的日军个个胆战心惊。日军见四班长勇猛
过人，便打消了活捉的念头，一齐举枪射击，使四班
长双腿中弹倒在冰上。趁此机会，日军的四、五把刺
刀向他戳来，四班长坐在冰上，右手奋力一个刺刀横
扫，拨开了日军的刺刀，尔后，用左手用刺刀对准自
己的咽喉扎了进去，四班不甘心被日军生俘，更不愿
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最终选择了为中华民族自我捐
躯的英雄壮举而当场壮烈牺牲！这股日军占领了墓
地以后，又立即从侧翼进攻我土丘阵地，使得一连连
和赵义昌带领的两个排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

于此同时，坚守在村西南刘大屯村的三连，坚
守在村西北的平禹县大队，以及由龙书金司令员，
曾旭清政委和徐尚武副司令率领的坚守在村东南
的二连，与日军作战同样十分激烈。有时日军已经
逼近阵地，又被我军打退，有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阵
地，又被我军夺回，我军伤亡渐趋严重，处境也更加
艰难。

不一会，风停雪止，夜幕降临了，龙书金司令员、
曾旭情政委和徐尚武副司令员三位首长认为突围的
时机已到，便派警卫员王贤忠传令各阵地，要求各阵
地务必坚持最后几分钟，顶住日军的进攻。接着又
派警卫员进村通知黄河支队，立即保护着分区机关
人员和逃难群众，从村南突围黄河支队接到命令后，
火速将分区机关人员和逃难群众夹在中间，往村南
突围。黄河支队将所有机枪集中起来分成两组，一
组在队伍前开路，另一组在队伍尾部掩护突围。这
时，日军发现我军开始突围，慌忙分兵从东、西、北三
个方向堵截我突围部队，黄河支队以锐不当的凌厉
攻势，奋力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后，径直向南转
移。

我分区基干营和平禹县大队拼命拖住日军掩
护黄河支队带领分区机关人员和逃难群众突围，但
日军除了继续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向我军阵
地进攻之外，又分出一支部队尾追我突围部队，我
突围部队因为夹带着老弱病残的逃难群众，行走速

度大受影响，只能在刚下过雪的雪地里，深一脚、浅
一脚地向南缓慢行走。不一会，日军追赶上来了，
但由于遭到我队尾机枪的火力阻击，日军一时不敢
靠拢，于是便拉开了一段距离，日军看着雪地上的
脚印，不紧不慢的追赶。行不远，很快我军就到了
徒骇河北岩，只见河水都结成了厚厚的冰。河岩两
边的斜坡，本来就很陡峭，又加上压在斜坡上的积
雪都冰结了，斜坡的表面上滑溜溜的就像玻璃一样
光滑。

我突围部队到了徒骇河北岸，知道若是沿着河
堤走，无论向东还是向西，都很难摆脱日军的追赶，
于是便从北岸艰难的爬向河堤后，顺着河堤南坡溜
到河里，在冰上歪歪斜斜地朝南岸奔跑。我军到了
南岸后，便顺着斜坡往上爬，因为太滑，不少人爬上
一半，又滑了下来，尤其是老弱病残的群众，简直无
法向上爬，战士们顶着北岸射来的子弹，拼命把逃难
的群众全部扶上了南岸。这时，河面上已躺着不少
我军牺牲的尸体，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白雪，融化了冰
面，也激励我军前进的步伐。突围的黄河支队的战
士们全部上了南岸以后，立即将机枪一字形排开，防
止日军继续尾追，日军见我方突围的人员已全部隐
入徒骇河大堤的南面，进入低洼的田地里，而且在南
大堤上早已一字形摆好机枪等待日军的尾追。日军
又不敢冒着生命的危险过河，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我
黄河支队和逃难的群众全部突围出击。

军分区机关人员和逃难的群众在黄河支队的掩
护下，虽然突围到了徒骇河南岸，脱离了险境，但龙书
金司令员、曾旭清政委徐尚武副司令员和基干营等部
队仍被日军困在王家楼子村，而且剩下的人数已经不
多了，坚守在村西南刘大屯村的三连和坚守在村西北
的平禹县大队，除少数人突围出去以外，其余战士全部
阵亡，坚守在村东南的龙书金司令员、曾旭情政委、徐
尚武副司令员和二连，也只剩下少数几个人，坚守在村
北士兵周围一连的两个排，只剩下三个人，但他们都仍
坚持顽强地和日军进行殊死的战斗。

在村北土丘阵地上剩下的三个人中，一个是一
连连长赵义昌，一个是班长李光谛，另一个是机枪射

手，这个机枪手的左臂刚被炮弹炸断，他用右手拾起
一根被子弹击落的柳条，在自己牙齿的协助下，将伤
臂扎紧，继续抱起机枪扫射。不久机枪的枪管被炮
弹炸弯了，他见身边有一挺自己的战友牺牲后遗留
下来的一挺机枪，便挣扎着再用这挺机枪扫射，就在
这个时候，日军的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正落在他的身
旁，这个机枪手就这样阵亡在阵地上，被打的浑身受
伤多处的李光谛班长，这时早已成了一个活生生的
血人，当他的机枪打光了子弹的时候，他已无力转身
去拿战友遗留下来的那挺机枪继续打击日军，他便
趴在雪地上，挣扎着将自己使用的机枪零部件全部
拆卸下来，再用手扒开已经冻结了积雪，将机枪零部
件埋在雪里，然后趁着自己还有一口气，使劲抽出别
在腰间的手榴弹，用小拇指勾住引线环，拉出了引火
线，和冲上来的日军一起同归于尽，李班长就这样用
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土丘周围已完全听不到战斗的枪声，唯一活着
的一连连长赵义昌，也已身中数弹，昏倒在雪地上，
日军见这个极难对付的八路倒在地上，还以为是诈
死，唯恐受到突然袭击，日军久久不敢接近他。隔了
一会，日军才慢慢的走过来，见赵长身上盖着一层厚
厚的积雪，由于是数九腊月，赵连长脸上的积雪却没
有化开，日军这才放心，确信赵连长已死。但是，这
群野兽对眼前的这位八路还是不肯放过，因为日军
死在这位八路军的枪枪下的实在太多了。当这批日
军撤进来的时候，还用皮靴在赵连长的头部狠狠的
踢了几脚。越连长因为流血过多，在昏迷性休克出
现后不久，又苏醒过来，赵连长醒后硬挣扎着爬起
来，用臂肘、膝盖撑着身子，以惊人的毅力向正北方
爬行，爬不动了就暂时喘息一会再往前爬，一直爬到
下半夜，终于爬到了一个村子里，被一位好心的老大
娘接到家里掩护起来，经过这位大娘的精心照顾和
调养，终于恢复了健康，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解放后，
成了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员。

在我军阵地相继大部失陷以后，仅存的村东南
的枣树林阵地上，还响着断断续续的枪声。坚守在
这里的龙书金司员、曾旭清政委和徐尚武副司令仍

然坚持同日军作战。但枣树林阵地上的情况也十分
危急，因为分散在各地敌人全部集中到这里，这时
候，他们身边的战士已所剩无几，而且三位首长都被
日军分别隔开，各自带着几个人，各自为战，三位首
长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更不用说相互策应了。不
久，身体既胖又个子不高，但聪明精干的曾旭清政
委，身边只剩下耿警卫员一人了，这时，从敌方惊逃
过来一匹高大的洋军马，曾政委叫耿警卫员在自己
的掩护下骑马强行突围，耿警卫员为了保护曾政
委，说什么也不愿意自己骑马先突围。最后曾政委
决定自己骑马持枪在前开路，让耿警卫抓住马尾巴
一道突围。于是，曾政委立即跃身上马，耿警卫便
紧紧抓住马尾巴，曾政委双腿一夹马腹洋军马狂奔
起来，耿警卫员也随着奔跑的洋军马双脚离地，洋
军马冒着弹雨，冲进敌人的阵地，日军吓得一时没
了主意，纷纷闪到奔跑着的洋军马的两边，还没来
得及躲避，依旧趴在地上的日军被洋马蹄踩得嗷嗷
直叫，转眼之间，曾政委和耿警卫员就这样冲了日
军的重围，疾驰而去。紧接着，龙书全司令员也紧
跟其后，在一个战士的掩护下，手持驳壳枪突出敌
人的包围圈。最后，在王家楼子村外的仅有的这块
阵地上，只剩下徐尚武到司令员和警卫员二个人
了。他俩已是孤军奋战，实在抵挡不住了，便边打
边退，很快退到任家楼子村里后，又退到一个农家
小院里。警卫员关上大门后，和徐尚武副司令员一
起倚在影壁墙旁深喘了一口气，警卫员擦了擦徐尚
武副司令员伤口上的血，然后走到院子里想找个地
方隐藏起来。这时正从屋里走出一位老大娘，她看
了看徐尚武副司令员和警卫员后，认出是八路军是
自己人，就把他俩一起藏在自家院子里的地瓜井子
里，还盖上盖子，又拿来一捆柴草盖在在盖子上。不
料，这件事被邻居家的一个敌伪秘探发现了。

（待 续）
作者系区退休干部

“谢谢六叔，谢谢您！”东海忍不住激动地站了
起来，紧紧握住了老六的手。

“东海啊，你六叔这回来，也有一事求你啊！”老
六望着东海的目光变得有些可怜巴巴起来，“就是
……就是，你全福大哥竞选村干部的事，你知道他
现如今的状况，希望你……

“你别说了，六书记。”东海坚决地从老六手中
抽出了自己的手。事到如今，他什么都明白了，刚
才的感激，变成了愤怒，他的面孔一下涨红了。“扩
建厂房的地基我可以不要，可我不能出卖我自己的
良心！竞选村干部的事，我不会退出的！”

“你……你就忍心放弃你的公司？”老六眼巴巴
地盯着东海的脸。

“是。”东海直视着老六，斩钉截铁地说，“为了
苇子圈这一千来口人，我于东海主意已定！”

老六的肩膀立时塌了下来，转回身，他有些拖
沓地往外走去，边走边有气无力地说道：“好，好，于
东海，你厉害，那咱走着瞧！”

两挂鞭炮两顿水饺，年就这么过去了。现如今
日子是好过了，可人们对过年却是越来越淡漠。

请新媳妇和跳鼓子秧歌，则是年后滩里两大独
特的风景。

滩里历来有请新媳妇的习俗。头年娶的媳妇，

第一个新年过后，村里的人家几乎家家都要请她到
家去吃饭。年前就按关系的近远或招呼打得早晚
排下了队，直排到正月十五。有时排不开，就一天
吃两家，甚至三四家。吃多吃少吃得进去吃不进去
是另一回事，关键是能不能请到和能不能尽早请
到。哪家请不来新媳妇，说明你这家为人为得

“臭”。连新媳妇都请不进家，还想给自家的孩子说
媳妇？人们说起某个人时，常这样讲。

芳草年前就跟新媳妇们的婆婆打过招呼了。
村里人虽然对老六和全福有些看法，但看了芳草的
面子，那些婆婆们答应的都很爽快。新娶的媳妇
们，也都愿意到芳草家去，因为过完了正月十五吃
完了请之后，她们都想着拜芳草为师，到芳草的厂
里去上班呢。

芳草把送给新媳妇们的“见面钱”抽空都用红
纸包好了。滩里历来是这样，哪怕你这年正月里
娶过来，前后邻居住了整一年，第一个年过后，也是
新媳妇，也需被请来请去，也要收各家 的“见面钱”
的。

借了去县外贸局的时间，芳草还抽空跑到县百
货公司，买了十几条颜色、图案各异的手绢。一来
新媳妇们见了她都是亲亲热热的，她想每人送她们
一条手绢，算做纪念；二来，滩里有个习俗，彼此佳

期不超过百日的两个新媳妇，如果被请到了同一
家，见了面，就必须得交换点小东西，要不，就不吉
利。新媳妇们往往忽略了这事，当见到面时，掏来
掏去，却是掏不出东西来交换。芳草结婚第一年去
吃请时，就曾遇到过这种尴尬。

过完年后最最热闹的，还是祖宗们留下来的鼓
子秧歌。

或许是从不息的涛声中得到启示，每当灾难来
临时，每当庆贺丰收或遇到别的什么大事时 ，先人们
就敲起锣鼓，蹦着跳着，“咚咚咚咚”，那铿锵激奋的鼓
乐，是一种对生存的呼唤 ，是一种对于灾难的愤慨，
是一种对于亲朋好友的诉说，是一种对于命运的寄
托……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演变为鼓子秧歌。

虽然间断了几年没跳，可上了年纪的人们，早
已把那些套路，那一招一式都刻进了心中。

房台下边的场院里，锣鼓声、排练的吵闹声，引
得滩外的人们也三三两两地跑了来看。里三层外
三层地围着。一时间，苇子圈房台下的场院里，从
未有过的热闹。以往的过大年和娶新媳妇，那种热
闹，简直算不上热闹了。

伞、鼓、棒、花共六十多人的队伍，在老棒头伞
的引领下，不时变换着套路，引得围观者 一阵阵地
喝彩。

听说从前，花都是由男人来扮的，穿上红红绿
绿的衣裳，头上戴了假发辫也插了花，有扮相好的，
咋一看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这回不行了，一听说要
扮玩，二十来岁的姑娘们穿戴整齐了，一拨拨地到
场院来，争着让老棒教给咋走步，咋“拉花”，纷纷
加 入到队伍中来。

开始，大家都特别认真，跟着老棒一招一式地
学，有时吃饭都等家里来叫两三趟。后来 ，有几个
年轻人就有点不耐烦了，问老棒：“棒叔，咱这过节

‘扮玩’图啥，不就图个喜庆 热闹 吗？”“是啊。”老棒
被他们问懵了，便随口应一句。“既然是图热闹，有
必要那么一板一眼地练吗？鼓子举得高了不行，低
了也不行的。”

“那伞只是扛法就有那么多的讲究，那得学到
哪年哪月呀！”

“棒要打得整齐，还要清脆、嘹亮，这太难了。”
“花就更不用说了，咋抬腿咋落脚都有那么多

的讲究。这太累人了！”
“是啊，要是图热闹，就该想咋跳就咋跳，只要

是踏得上鼓点就行了。”
“几百年了，都这样跳，你想改？愿在这儿跳就

认真地练，嫌苦嫌累嫌烦一边子玩儿去！”
（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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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太平，作为黄河冲击平原的一块沃土，很早就有人类

在此繁衍生息。根据现代考古学研究，早在4000多年以
前，先民们在此生产生活，并留下了显著遗迹。

（一） 邝冢遗址
在济太路与谢胡路十字路口南300米路东，也就是

太平街道办邝家村西南200米处，有一处古代文化遗址，
即邝冢遗址。

邝冢遗址南北长138米，东西宽122米，面积16836平
方米。遗址部分呈台状，最高点达4米。1979年，考古人
员曾于此试掘探沟，发掘出的文物有灰陶三足盘（残）、浅
褐陶器之凿形足及石铲、石刀等。断代为龙山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
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
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章丘区）而得名。
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
前 2000 年（距今 4000 年前），为汉族先民创造的远古文
明。

从邝冢到龙山，直线距离三十五公里左右。遥想那
个时代，这两地的先民是否也互有往来，肯定的可能性还
是比较大的。当然，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越过细水柔
沙的漯（音tà，远古时期，该地区的一条河流）河和烟波
浩淼的济水，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技能，而正是这种智慧与
技能的发展进步，才使得我们的先民创造出了在当时的
地球上并列顶尖的先进文化。

龙山文化时期，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有许许多多的
文化遗存，邝冢遗址一带的先民是同时期无数先民的一
支。根据考古研究，当时的人们大量使用石器、骨器和蚌
器等，他们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渔、蓄养牲畜。这
一时期最主要的文化特征是陶器的制作与使用。在那个
时代，陶器的制造已经有了惊人的水平，由于使用轮制技
术，因而外型规整，器壁厚薄均匀，产量、质量较之以前都
有很大提高。

因地域不同，不同地方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不同

颜色和质地的陶器。章丘龙山镇的遗址中以黑陶为主，
也有少量的灰陶，而在邝冢遗址的挖掘中，则以灰陶为
主，另有褐陶残片以及石铲、石刀等。

2007年5月，科学家们根据对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典
型代表——山西陶寺文化遗址以及该遗址中出土的古人
骨DNA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各地的汉族，从
东北到广东，从云南到兰州，其主体就和龙山文化时期的
古代中原人无异，如今的汉族，除去历史上逐渐融入的部
分少数民族后裔以外，绝大部分是古代中原人——龙山
文化时期的人的直系后裔。

邝冢遗址不但出土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文物以
外，还出土了经鉴定为商代的蚌质鱼钩和汉代的陶罐、陶
壶等，进一步证明了，从4000多年开始，我们的先民就一
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血脉无断。

（二） 洪岑寺的传说
在太平街道办东坡村东北约230米处，也有一处先

民遗址，周边百姓叫它坡涯子冢子，（东坡村与西坡村本
是一个自然村，村名就叫坡涯子），县志称洪岑寺遗址。
该遗址东西长34米，南北宽32米，面积1088米，遗址大部
分高于地面1-2米。

据当地百姓传闻，相传当年这个寺庙香火很盛，附近
十里八庄的善男信女常来此烧香还愿，庙里的僧人也是
越聚越多。到了后来，人们发觉很多年轻的女子来寺院
烧香拜佛后却不见了踪影，于是便报告了官府。

官府接到报案后，当即派兵包围了寺庙。经过搜查，
很快找到了那些失踪的女子。原来那些女子就是被僧人
绑架在寺内，并遭受了凌辱。

查明真相后，官府大怒，一面处决了为非作恶的首

犯，一面烧毁了寺院并强令其他僧人还俗。从此，这个寺
院变成了一堆瓦砾。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该传闻是否真实已不好考
证。中国历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的政府灭佛运动，其中
最近的一次是五代时期的后周朝，后周一朝，兴起于951
年，960年灭国，包括现今山东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
那个时代都属于后周，后周的第二个皇帝周世宗柴荣执
政时，曾在后周朝范围内大举灭佛。据《旧五代史》记载，
所谓世宗灭佛确切地说是限佛，并不是全部拆毁寺庙，强
令所有僧尼还俗，而是拆除了一部分，保留了一部分，对
普通人出家做僧尼规定了详细的条件。目的是减少寺院
僧尼的不断增多对社会生产发展的日益阻碍。

不管洪岑寺最后衰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该寺庙曾
经香火旺盛后致倾颓应是一种事实。其历史恐怕最少也
能追溯到五代后周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对洪岑寺遗址进行了探沟挖
掘，出土的文物有灰陶、褐陶两种陶器，以及红陶鬲足、鬲口
沿；另外还有石刀残片、骨匕残片等。根据出土的文物分
析，洪岑寺遗址属商周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
史。当然，遗址虽然已有三千多年，洪岑寺绝对是佛教在中
国兴起以后的产物。如同邝冢遗址一样，邝冢遗址最早追
溯到龙山文化时期，可到了汉代继续有先民在此生活居住；
洪岑寺遗址虽然可上溯到商周时期，但这个洪岑寺绝对是
东汉以后的建筑。这也同样证明了，在我们脚下这块丰饶
的土地上，一直就有先辈们在此繁衍生息。

（三）邿城与邿国
从邝冢遗址沿谢胡路往正北，过去济太路与谢胡路

交叉路口约1000米，就是邿城村。历来相传这儿就是春

秋时期的诸侯小国——邿国之旧址。
《左转》记载，鲁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夏，邿国

发生内乱，分为三。鲁国出兵救援，乘机吞并了邿国。
虽然当地百姓口耳相传邿城村所在地就是古邿国，

甚而说，南边不远处的邝冢遗址是当年邿王的点将台；就
连万历版《济阳县志》也记载说：邿城，古邿国，春秋鲁襄
公取邿即此。但根据《左转》一书的记载，邿国是被鲁国
灭亡的，那么当时的邿国不在现在的邿城村是必定无疑
的。因为包括邿城村在内的广大济阳也包括济南地面在
春秋时期是齐国辖地，齐鲁两国的分界线——齐长城尚
在济南南部，距邿城村的直线距离也超过了六十公里。
根据相关史料，历史上的鲁国其实力一直在齐国之下，说
当时的鲁国军队派兵侵占远在齐国境内的一个小国，也
是不现实的。

1995年，考古人员经过现场发掘，分析出土文物，初
步确定济南市长清区境内的仙人台遗址是古邿国所在
地。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认可，那么邿城村
是古邿国旧址的传闻肯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千百
年来人们口耳相传的的邿城与古邿国的联系也绝非仅仅
是空穴来风。

我们可以推测，当年鲁国灭掉邿国之后——长清仙人
台遗址就在鲁国的边境上—— 一部分邿国的贵族及平民
向北跑到了齐国境内，以避杀身之祸。随后逃难出来的这
些人就在一处水草丰美且远离都市的平原地带安居下来，
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城池，这就是邿城村的来历。

这个推测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上文提到过，距邿城
村不过是二里地的邝冢遗址自4000年前就一直有人居
住，那么古邿国的一支为避战乱跑到齐地，见有人在此处
生活，便也定居下来，亦是完全有可能的。

几经时代的沧桑巨变，现在村里的居民虽然语言上
仍有对周边土地呼为“城东门”、“城北门”的历史遗痕，他
们却都自称是明朝初年枣强移民的后裔，所谓的邿国后
人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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